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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常跟何東洪開玩笑，說我這個計劃是在做你應該要做的事。1我

們這個「重構大學路計畫」大概只是邱毓斌的計畫預算的四分之一，因

為USR計畫分為A類、B類、C類三種，我們屬於規模最小的A類。

當初「重構大學路計畫」能夠成行，某個角度來看算是「硬湊」的，

我們是在前年的12月下旬提案的，我是11月才被找進去計畫團隊中。

新校長剛上任時很強調各系的研究成果、KPI，所以一開始他與我們系

的關係並不是太好，因此我會被找去一起參與這個計畫，有點訝異，

也許就像邱毓斌剛剛講的，他們需要在計畫裡，安排一個與社區、社

會可能比較接近的角色，這樣整個計畫才能更接地氣，也比較容易拿

得到補助。

我們團隊包括副校長在內共有五位老師，「副校長」的角色是要突

顯校方非常重視這個計畫，許多學校都有類似的安排。除了副校長與

我，還有法律系、中文系、生醫系的老師。

這個計畫的名稱是「重構大學路：認識、認同與共同行動」，為什

麼叫「重構大學路」？剛剛有提到，許多USR的計畫都至少選擇進入一

個社區，但我們的名稱連社區都沒有，就是一條路，但這一條路當然

會與它延線及周圍的環境有關係。那為什麼要叫「重構大學路」？道理

很簡單，很多大學前面都有一條路，那條路通常不是叫「大學路」就是

叫「學府路」，這非常有意思，我們在想，憑什麼這條路要叫大學路？

在大學來之前，這條路又叫做什麼呢？如果原來不叫大學路，卻因為

蓋了一所大學而把它原來的路名都改了，那對當地的人的生活會造成

什麼樣的影響呢？

1 何東洪（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）是本場閉幕論壇的主持人。論壇當場的對話如下。

管中祥：「我常跟何東洪開玩笑，說我這個計劃是在做你應該要做的事。」何東洪：

「對，每次都說我是離鄉的，結果他本來是從台北下去的，所以他說幫我完成在家鄉

做的東西，其實我這幾年年紀慢慢大了也想回去，可是就是回不去，工作沒缺，然

後中祥剛好從台北到中正大學去，就待在民雄，所以他比我更像民雄人。」管中祥：

「對！我都是說，我都在幫他贖罪，因為他不愛他的家，幫他愛一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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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計畫命名的初衷非常簡單，就是大學憑什麼把大學前面那條

路叫做大學路？大學路究竟是誰的大學路？

過去我們學校就曾經與社區發生過一些有趣的衝突。學校的地址

原本是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陳厝寮160號，但突然間學校地址改成嘉

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，你會發現許多大學的地址不是在1號就是

168號，那條路連號碼的好處都被佔走了。那時，村長就跑去學校說：

「你為什麼改我們的名字，為什麼要把『陳厝寮』這個很本土在地的名

稱拿掉？」學校給村長兩個回應，一是說「陳厝寮」這個名字太鄉土，

第二個是因為學校要國際化，「陳厝寮」這三個字不好翻譯。這其實是

很非常有意思的衝突，因為它背後反映出校方站在什麼樣的價值立

場？以及如何看待對方？

不過，我們的學校也不是不懂飲水思源、不與在地互動。例如，

有些計畫或課程會帶學生進到社區進行社區照顧、陪老人家聊天。學

校的校地有一大部分是附近的五穀王廟捐的。學校三十週年校慶時的

其中一個活動，就是請五穀王遶境，引起非常大的轟動。前一任校長

頒贈榮譽博士給五穀王，表達敬意，媒體有很大的報導。但後來我聽

村民說，捐贈儀式當天本來是有一批村民要來學校抗議，為什麼呢？

他們說，因為我們的五穀王是神，你為什麼給它穿上人的衣服，而且

還給他穿黑色的？

你會發現，學校對社區並非沒有心，可是實際上，對在地的理解

卻非常有限，那個有心也是來自於自己本身覺得說：「我們應該怎麼樣

做，他就應該怎麼樣」，一種以大學為中心的思考心態，而非真正了解

在地，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共同合作，所以產生的問題非常非常多。所

以大學社會責任最基本的是要讓學校自己先改變，改變對社區的態

度、改變知識份子的習癖、改變對社會的認識。

但是光是要改變大學這部份都沒有那麼容易，我常開玩笑說，如

果每個學生與老師都不走出校園、走進社區，他就是住在「天龍國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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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個大學的本身都是「天龍國」，特別是鄉村型的大學，每到禮拜四晚

上都會出現「逃難潮」，學校的公車亭通常大排長龍，因為大家要離開

這個地方，這裡對很多人來說，實在太偏僻、太「鄉村」了。

所以我們就得進一步思考：該怎麼去重新建立大學與社區的關

係？可以透過那些歷程或步驟？而這就與計畫的副標題─「認識、認

同與共同行動」有關。

第一個是基本的「認識」，認識之後你才有可能去認同，有了認

同，才有可能產生共同行動，所以我們會從基本的認識開始。例如，

學校常常發生很多車禍，大部份的車禍是學生與村民之間的衝突，像

我的鄰居就被學生撞死了。過去校方大多是做交通安全宣導，也做了

不少。不過，我們在想，如果這個村子住的阿公、阿嬤就是你的家

人，你騎車自然就會騎得慢，因為你不認識村民，甚至不認同，你跟

它沒有感情，就很容易以自我為中心。這樣就算再多的交通安全宣

導，心中無鄉民，騎車還是很快，未必會有太大的意義。

計畫一開始我們先辦一些講座和活動暖身，其中一項是「民雄印

象」徵文比賽，希望大家談談對民雄的認識與情感。第一年的成績揭

曉，第一名從缺，只有二、三名與佳作一名，共三件得獎，為什麼會

從缺？因為報名只有四件，沒有入選的是因為他寫他自己的愛情故事，

跟民雄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，所以沒能入選。第一年報名的件數非常

少，我們在想，會不會是大家對民雄不太熟？若是這樣，能寫出什麼

民雄印象？大概只能寫「民雄鬼屋」、寫愛情故事之類的文章。計畫執

行後，開設了相關的課程，舉辦不少講座、活動，第二年辦徵文比賽

時，投稿件數大概增加了五倍，有不少人是參加過我們的課程或活

動，也有在地人，雖然總量並沒有多多少，但至少表示有更多人參與。

我們也到村子裡舉辦工作坊，活動之前會先進行一些基本調查、

拜訪鄉民，這些調查比較偏向文史調查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資源條

件有限，所以從最基本的在地文化與歷史做起。其實很有意思的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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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明明對社區不太了解，政府卻要大學去服務在地，盡社會責任，

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我們在計畫裡也不會寫要為社區帶來什

麼樣的改變、提供什麼樣的協助，我覺得基本的工作應該要先去進行

所謂的文史調查、社會調查。我們明年假設有申請到經費，我們就會

開始去做社會調查，這會變成是我們計畫的一部份。但前兩年因為我

們的人力有限，以及我們組成的關係，只能做一些基礎的文史調查；

但是說實話，這些工作其實也已經做不完了。

除了文史調查，我們也架設網站，網站就等同是資料庫。我不知

道為什麼我與建「資料庫」非常有緣。讀博士班的時候，我與成露茜、

郭良文，還有世新社發所建立「大文山傳播與發展資料庫」。而「公庫」

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）一開始也是資料庫，要「典藏」社會運動。

所以進行這個計畫時，自然就會想到要建立資料庫，希望能系統性建

制跟保存在地的文史。我們把調查資料、學生的作品放在資料庫裡，

民雄地方社團過去出版的在地人物相關書籍，也同意讓我們把出版品

數位化，並進行新的內容修正。這些資料放在網站，並轉發到在地的

臉書社團與更多人分享，讓鄉民及學生可以了解在地的文化與歷史。

我們也開設了「民雄學．學民雄」的課程，讓同學能開始有系統地

認識在地，我們的課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旨就是：「以鄉民為師、向

鄉民學習」。我們邀請的課程講師基本上以鄉民為主，學校的老師主要

是輔助、引領同學的角色，我們會教一些簡單的調查法、如何進入社

區、如何跟社區一起工作。課程教師及助教群在開課前就找鄉民一起

組讀書會，我們第一年有五位助教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鄉民，是當地

二、三十歲的年輕人。這些鄉民是帶領我們認識社區、進入社區的引

路人，也是我們的老師。開課之前，我們跟鄉民一起完成民雄導覽地

圖，先實地走訪、認識在地。課程中，鄉民助教也是我們的導覽員，

和學生一起走在民雄的巷弄裡。

「民雄學」最基本的課程內容是帶同學走踏民雄，走在民雄的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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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你大概很難想像，很多同學到大學來，卻從來沒有走過民雄市區

的巷弄，甚至連我們學校所在三興村裡面的巷弄都沒有走過，對他們

來說，走在這些路上是非常非常驚奇跟驚喜的，也才發現原來這個被

認為「好無聊」、「鳥不生蛋」的地方，竟然有很多有趣的歷史痕跡，有

多元的文化文面貌，而不是只有鬼屋、鳳梨跟肉包。例如，何東洪他

們家就是開戲院的，但這家戲院已經不見了，民雄過去有七、八間酒

家，那表示這裡曾經是非常、非常繁華的，還有一百多年的菜市場，

與許多其它地方少見的美食文化。有些東西你現在完全看不出來，所

以我們就與在地的朋友一起把這些文史資料整理出來，開始去做在地

的導覽及建制資料庫。

「民雄學」第一次的期末成果展在民雄長老教會舉辦，這是一個有

一百多年歷史的教會，教會的牧師當年參加過520農民運動、拉掉吳

鳳銅像，也幫助許多民主運動的後勤支援，他看了我們做的事，而且

還要「向鄉民學習」，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在搞革命。期末成果展邀請鄉

民參加，向鄉民報告同學們的調查作品，許多鄉民看了同學的作業非

常感動。有一組同學去調查民雄市場歷史，訪問裡頭的攤商，並且作

成折頁，作品完成後，我們同學跟老師回到市場一一感謝商家，也把

我們作的折頁送給他們。民雄市場有一百多年歷史，但可能在未來幾

年就會被拆遷，因為地方政府要在旁邊原本作為停車場的空地蓋市

場，再把原來的市場開始改成停車場和公園。市場搬遷會改變居民的

生活習慣，市場內外的攤商也依賴當地生存，然而一旦改變，不但百

年市場會不見，許多傳統商家也可能跟著消失。

我們做這些調查其實有兩個目的，一個是希望可以把這些人的故

事留下來，讓大家認識市場、認識在地文化、認識勞動者；第二個目

的是希望如果有一天因為市場搬遷而有抗爭，這些歷史記憶與訪談是

重要的討論基礎，對當地的居民能有幫助。

我剛剛說的大多是在我們計畫裡所規劃的內容，但有更多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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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在原本的計畫之內，反而因為和鄉民接觸自然而然地展開。例如，

我們突然就參與了學校前大學路上的護樹運動。為什麼會有護樹運動

呢？因為地方政府帶來了前瞻計劃，考量大學路上的車禍頻傳，所以

要改變道路，把雙安全島改成單安全島，這樣會讓原本在安全島上的

黑板樹及芒果樹遭到移除，但芒果樹有百年的歷史，和民眾的情感與

記憶連結很深。

之前上課時，我會跟學生談村內芒果樹的歷史，據當地民眾說，

日治時期是政府要求居民兩戶為一單位共同栽種，警察進行監控，如

果沒做好還會受到處罰，所以這些芒果樹非常有歷史與在地的公共

性。有位傳播系的畢業生在媒體地方版當記者，有天他打電話給我：

「老師你知不知道芒果樹可能被移掉？」為什麼會被移掉？她說，有位

鄉民跟鄉公所反應，大學路的雜草叢這麼多，你們公所都不去清，沒

想到公所人員卻回答說：「不用清啊，因為我們過一陣子就要道路重建

了。」這位記者知道這項道路規劃，也知道芒果樹將會被移走了，她聽

我談過芒果樹的歷史，就跑來問我的意見。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離譜，

所有的地方建設幾乎全是由上而下，沒有跟社區討論，當地的居民完

全都不知道他們百年老樹會被移除，有一天，可能他們睡醒了，突然

發現這個從小陪他一起長大的芒果樹不見了，我覺得那是件非常殘忍

並且粗暴的事。

當時我回答這位同學：「至少要開個公聽會，找大家進行討論

喔！」後來我也在《蘋果日報》上寫了一篇投書談這件事情，文章刊出

後，居民及師生才知道這件事，就有民眾跑來找我說：「發生這麼重要

的事，地方居然都不知道！」鄉民們在想，應該要做點事才對。我們開

始進行討論，思考該如何與縣府溝通？如何抗爭？如何動員村民？後

來我們就與鄉民成立了「大學路護樹聯盟」，「重構大學路計畫」也就莫

名其妙地進入這場運動，雖然有點突然、有點莫名其妙，但其實我覺

得很開心捲入了這一場運動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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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如果我們只是要做一個純粹的教育部「計

畫」，其實我們不用參與這個運動，因為做這些東西非常、非常麻煩，

不會對計畫、對評鑑有什麼幫助。而且，以前在台北進行社會運動其

實沒有這麼複雜，真的要去鄉下搞運動所面對複雜的社會關係，會讓

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

除了成立護樹聯盟，我們也找交通方面的專家張勝雄老師來跟我

們一起討論，還有「民雄學」也用一堂課邀請吳晟來跟鄉民、學生談道

路開發與老樹的衝突。

我們與鄉民一起拍攝護樹運動的宣傳片，這些影片很有意思，其

中有部影片裡的聲音是村幹事，他某種程度參與了護樹運動，影片裡

的聲音就是他透過村內的廣播系統告訴大家老樹可能會被遷移，要大

家一起關心這件事。

村幹事基本上是公務員，縣府、公所要移樹，村幹事對於要站出

來說話，以及用他的聲音來幫我們做宣傳，他其實是有點擔心和害

怕，可是他說他在這裡做村幹事二十幾年，他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

情，但對他而言有很大的風險。

我們也開始做一些在地的組織工作，與在地民眾串聯，我們和村

民一個一個挨家挨戶地去按門鈴，去跟大家講這件事情，很多人因為

我們一家一戶的拜訪才知道「原來政府要做這件事情」，慢慢地開始有

越來越多的討論，居民有人贊成、有人反對。縣府也因此開了說明會，

縣長及縣府官員也跟護樹聯盟及村民進行兩次的討論，每次大概都談

了兩個多小時，雖然最後不是按照我們原本的期望，但也沒有按照縣

府的規劃，而是某種的折衷跟妥協。好比一開始老樹根本不知要移到

何處，政府完全沒有規劃，後來決定把芒果樹移到村子裡的農路，也

依居民的要求埋設管線、制定《嘉義縣老樹保護自治條例》等。

不過，比較有趣的是後續的發展。我的另外一堂課「草根行銷」的

同學，他們就因為護樹運動開始做更多的調查，發現原來芒果樹是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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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慶祝日本天皇登基開始種植，我們再去看了一些文史資料，訪問一

些耆老，發現當時從雲林一直到台南一帶，省道上幾乎都在種芒果

樹，省道其實有一個舊名稱叫「kun-iōng-lōo」（軍用路）或叫「dai-kun-

lōo」（大軍路），道路主要的目的是要運送軍事設施。耆老說，在路兩

旁種芒果樹，茂密的樹葉可作軍品運輸的遮蔽。我們更多的調查發

現，民雄、大林一帶有軍營、彈藥庫，還有神風特攻隊的秘密基地，

這些都是我們在原來的計畫中不知道的事。從護樹運動開始，慢慢地

捲動，慢慢地發現原來有這麼多有趣的東西。

後來我們也與附近的小學東榮國小合作「戀戀芒果火燒庄─芒果

文化節」活動。火燒庄是民雄豐收村的舊名，這個活動是我們和社區發

展協會與東榮國小一起舉辦的。我們先把調查獲得的文史資料提供給

東榮國小的同學閱讀，活動當天，除了小學及社區的表演，也在舊的

芒果路上帶孩子們弄 suāinn-á（芒果），去打芒果樹，接著帶同學參訪

豐收村的五穀王廟跟百年老宅陳家洋樓，這些都是我們團隊與「民雄

學」調查的地點。當天由團隊老師及修課同學負責介紹，最後是請豐收

村的媽媽們示範製作芒果青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邀請地方耆老一起參

與，東榮國小的同學之前已閱讀過我們的文史調查資料，當天他們也

帶著問題跟耆老聊天，聊聊過去的村民生活及在地的歷史。甚至，後

來我們也開始跟老師們討論，如何把這些資料製作成鄉土教材。這一

連串活動也不在計畫的規劃之內，而是因為護樹運動捲動出來的。

結束之後，我們拜訪參與活動的老師，了解老師對活動的看法，

其中有位老師的回應讓我們非常感動。她說：「透過這個活動，可以讓

他們（指小學生）去探討豐收村的在地文化，對民雄更有感情，除了感

情之外，還可以知道在地很多有意義的文物，長大之後，若有機會進

行都市改造或是道路拓寬，才會更有在地的情感，而不是說今天基於

經濟或是我們路面的問題，就把這個樹移走，移走之後就不是在地文

化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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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覺得滿有趣的是，雖然自己心裡想在計畫內進行地方的公共參

與，可是這不在我們的計畫之內，最後卻是在計畫之外達成了地方的

公共參與。這些意外的行動，雖然花了更多的時間，也會更累，但卻

是真正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。

另一個也是突然從計畫以外冒出來的活動是我們和在地的七星藥

局舉辦老照片展，七星藥局本來就蒐集了很多老照片，他們家一直關

心地方文化，也對我們計畫提供很多的協助。幾次討論後，我們決定

舉辦老照片展，跟地方民眾徵集照片。因為辦老照片展，我們又認識

更多的人，也有人主動把照片拿出來說：「我這裡還有，下次要辦的時

候可以再拿來用。」

我們下一期的計畫希望擴大社區參與，也會建立課程學群，邀請

更多老師參加，計畫會提供學群課程的相關協助。我們也會開始進行

社會基礎調查。如前述，如果大學對社區、在地都不了解，談創生、

談社會責任，有時反而像是空中樓閣，不夠接地。

此外，我們會在校外駐點，與七星藥局合作成立「街區辦公室」，

擴大關懷民雄的面向，舉辦相關活動，促成社區的公共討論與社會參

與。我們同時也會與在地居民籌組民雄的非營利法人組織，偏向是社

會行動團體，民雄現在的NGO大多以宗教或教育為主，很少強調公共

參與，所謂公共議題性的NGO幾乎沒有，我們最近開始與護樹聯盟的

朋友以及運動捲動出來的鄉民們組讀書會，希望以後可以慢慢地發展

出來。

最後，還一個有趣的面向值得再多作討論。教育部的USR計畫強

調學校要做地方政府的智庫，地方政府也希望學校能夠協助，可是我

們的護樹運動到底要與地方政府保持什麼樣的關係？意思是，我們也

可以當你的智庫，提供我們的意見，但地方政府也可能不會要我們的

「智慧」，覺得我們是與政府唱反調，若是這樣，我們該怎麼處理？該

怎麼樣跟地方政府互動？就像護樹運動，我們的想法就跟縣府不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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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竟怎麼做才好？如果希望政府給我們的計畫補助，我們可能就會對

政府輕聲細語，這些幾乎是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完全沒有思考的問題，

因為一般的計畫不會遇到，或者不去觸碰。這是很有趣的一種關係，

讓我非常納悶也覺得有意思。另一方面，計畫和社區的關係又是什麼

呢？這其實也是非常麻煩，意思是，社區的生態其實是非常多樣的，

當中的派系、利益、社會關係都很複雜。

我們在護樹運動時與縣長溝通，縣長那時候給我們三個選項，其

中一個選項就是：退回前瞻，不做大學路的重建。

如果從純粹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講，我會覺得很爽，若是這樣，我

們應該會是全台灣第一個把前瞻計畫退回去的人，可是從社區關係的

角度來看，我就不敢這樣子想，因為這社區裡面有人支持要把馬路拓

寬，有人覺得不需要，還有人覺得好不容易拿到這一點錢，有這筆錢

即使不是重建大學路，還可以拿來做別的建設，退回去什麼都沒有。

這其實有著非常複雜的思考跟關係在裡面。所以假設我是一個運動

者、行動者，我該怎麼做？我是一個學院的角色，我該怎麼做？不論

是運動者或學院教師，都存在在這個關係與框架當中，我們就必須要

做更多的思考。

此外，我想再討論的是，在USR中，我們究竟是「計畫人」還是

「在地人」？我們到底帶著什麼樣的態度與心態做這件事情？我是一個

「計畫人」嗎？我只是在執行一個計畫嗎？它的確是政府的計畫、是教

育部的計畫，那如果只是計畫，就完全按照我們的規劃做就好了，所以

我也不需要去跟地方有太多的交涉，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往來，按部就班

地完成工作就好，可是當你不去進行這些交涉與往來的時候，我剛剛

談的那些「意外」就可能不會發生，也可能不會捲動出更多有趣的事。

但是，我們能不能真的成為一個「在地人」呢？或者，學習從「在

地人」的角度出發、從「在地人」的角度理解？坦白說，這對許多老師

而言是件困難的工作，然而卻是很重要的，這是能否進入社區、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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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民認同的基本條件。我到中正大學教書沒多久後就把戶籍遷到那

裡，所以，我每次出去跟大家溝通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我是中正大學老

師！我的戶籍在三興村！」當鄉民聽到這些「身份」時，就比較不會覺

得你是一個外來的人，因為至少你是認同這個地方，所以把戶口遷到

這個地方。其實我覺得對於絕大多數的老師來講，這是困難的、甚至

是不太可能的，但是不是一定要做到這樣呢？我也不曉得。我們未必

真的要把戶籍遷到當地，但是，我們至少在心態上要成為「在地人」而

不單是「計畫人」，否則，計畫結束，一切就結束了。


